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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的下游发展中国家的下游发展中国家的下游发展中国家的下游加工过程加工过程加工过程加工过程：：：：机遇还是机遇还是机遇还是机遇还是幻想幻想幻想幻想？？？？    
James Bond

*
     石油、天然气和矿物产品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并为东道国政府产生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1但它们不像制造业或服务业那样创造如此多的就业机会和技能提升。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原材料或中间材料通常被出口到全球的其他地方进行加工处理。例如，尽管非洲拥有世界铝土矿储备量的 26%并生产 9%的世界铝土矿，然而它的原铝产量却仅仅为全球的 4%。 

 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把当地加工处理的缺失看成是其他经济领域放弃的就业创造、技能发展和相互联系的机会。数十年来，他们试图鼓励不情愿的外国投资者投资于当地的加工能力。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因为原油或矿石加工为成品并不直接增加多少价值。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加工企业利润低，对 GDP的贡献小。他们最多希望能覆盖长期边际成本，围绕趋势线不是偏高就是偏低。对加工企业而言，能够克服低盈利困难并持续产生利润，需要企业位于有地理或其他优势的地方。 

 拿石油炼制来说，其优势是毗邻一个主要的石油产品市场（例如，鹿特丹、新加坡、美国墨西哥湾沿海），该市场能够决定贸易产品的价格。炼油厂靠近市场可以使整体运输成本最小化，因为运输原油到炼油厂的成本明显低于从一个遥远的炼油厂输送成品油的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炼油厂在经济方面都是亏损的，需要予以补助，这种补助直接通过国库或者操纵成品油的价格进行。因此，非洲只有 1%的世界炼油吞吐量，但是却有着 3.9%的世界石油产品消费量和 10.4%的石油产量。 

 至于铝冶炼，其优势不是接近主要市场而是获得便宜的能源，因为加工转换过程有着很高的能源成本。铝冶炼厂只有在以远低于世界平均成本的价格利用电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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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能够在长期产生一个可观的利润，一般是因为极其廉价的水电（如加纳和喀麦隆的冶炼厂）或者一份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购买能源的合同（例如，莫桑比克的 Mozal 铝厂，由莫桑比克和南非公用事业组成的合资企业以零碎的美分/千瓦时供应电力）。如果一家冶炼厂不能获得廉价的电力，那么它就不能做到收支相抵。 

 铜要同时依赖于运输成本和能源成本。地处太平洋畔的智利，能源成本高，向东亚出口铜精矿用于加工，然而位于内陆的赞比亚则在当地加工矿石并出口精炼铜。
2
 

 尽管下游加工过程在过去产生了令人失望的效果，然后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放弃。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南非等国家的重大成功案例表明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有理由进行下游加工。以下三个条件必须要得到满足： 

a) 一个地理上或其他方面的显著优势，除了自然资源本身。 

b) 私营部门投资和所有权，以确保有效的管理。 

c) 加工过程必须是竞争性的，要回避补助。 

 在这些条件下，下游加工过程才有经济上的意义。 

 尽管下游加工过程可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策略，然而采掘行业创造了其他积极的副产品。为石油、天然气和采矿提供支持的企业生态系统已经围绕采掘业有组织的出现了。例如，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已经见证了在石油物流、维护及服务领域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持公司的成立。智利和南非是采矿服务业的提供者，提供从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到专业化银行的服务，现已实现国际化运营。这些集群提供就业，创造世界一流的技能并和经济的其他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他们是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的典范。 

 因此对于政府来讲，开发采掘业潜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培育相关产业集群。一些支持措施应当包括创造商业友好型的投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提供针对性的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港口，机场）。教育也可以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以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南开大学国经所  侯亚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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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点受到了以下观点的启发：“矿业基础设施：一个非最初的效益与成本的构想”， Louis T. 

Wells，哈佛商学院。 
2
 贵金属（黄金、白银、铂金）的矿石处理临近矿山，因为这些金属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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